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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脑是皮质 - 基底神经节 - 丘脑回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作为传导中继站，与机体许多系统有广泛

的联系并产生作用，可以促进并协调大脑的认知功

能，例如计划、动机、情绪、目标、行为等的表达［1］。

一、丘脑概述

1. 丘脑解剖：丘脑位于第三脑室的两侧，主要

由外侧核群、内侧核群以及前核群组成，是间脑中

最大的灰质团块。其中前核群分为前内侧核、前背

侧核、前腹侧核［1］；内侧核群由腹内侧核和背内侧

核组成；外侧核群由腹侧核群和背侧核群组成，而

腹侧核群又由腹外侧核、腹前核、腹后外侧核和腹

后内侧核四个核团组成；此外，外侧膝状体和内侧

膝状体被视为腹侧核群的绵延部分，二者构成了丘

脑特异性投射核群的主要部分。

2. 丘脑功能：丘脑作为中继站，负责接收、处理

和发送各种信息到相关的大脑皮质区域。丘脑在功

能上主要包括五点：（1）处理唤醒和调节疼痛；（2）除

嗅觉外调节其他所有感觉域；（3）控制运动和语言；

（4）促进认知功能；（5）调节情绪和动机［2］。

二、各核群与认知功能的联系

认知是指人的大脑接纳外界的信息，经过一系

列复杂的整合处理转换为个体内在的心理活动，从

而达到获取、运用知识的目的；其包括语言、视空间、

执行、学习、记忆、计算和理解判断等方面。认知障

碍是上述某一方面的整合过程出现异常所导致的病

理过程。由于认知障碍的不同类型彼此关联，即某

一方面的认知异常可以导致另一方面或多个方面的

认知发生异样，加之人脑功用的复杂性，使认知障碍

的相关临床表现更加多样，诊断难度亦加大。因此，

明确各核群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变得尤其重要。

1. 丘脑前核群：丘脑前核群作为海马系统延伸

的一部分，对于学习和记忆的过程十分重要［3］。研

究发现，丘脑前核群可与前扣带回及前额皮质相联

系，通过海马 - 前额叶在失神和局灶性癫痫发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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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作用，影响机体的情感和执行功能，在临床上多表

现为执行功能障碍、情绪不稳定以及强哭强笑［4-5］。

另有报道提出刺激丘脑前核群可以激活扣带回、岛

叶皮质和外侧颞叶新皮层活动，从而影响杏仁核参

与启动情绪反应［6-7］。

丘脑前核群是 Papez 回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Papez 回路与顺行记忆缺陷相关联，在情景记忆中

起作用，其构造受损可导致 Korsakoff 综合征［4，8］。

有实验表明对丘脑前核群的高频电刺激可能会降低

记忆力［9-10］，这可能与 Papez 电路受损及广泛的额

叶新皮层网络产生有关。

丘脑前核群梗死时，常常出现矛盾突出的记忆

和语言障碍，并且可能伴有冷漠、健忘症和持续性

执行功能障碍［1，11］。其发生的可能机制为：（1）乳头

丘脑束损坏引起 Papez 电路终止；（2）由中胚层核出

现损害所导致；（3）穿过内髓板的神经纤维损伤导致

中胚层核 - 脊髓皮层回路的破坏［12］。

另有国内文献报道，丘脑前核群存在氨基丁酸

受体，说明在参与记忆的过程中还可能受到氨基丁

酸的调节，但氨基丁酸是否可以单独调节记忆过程

尚无明确定论［13］。

2. 丘脑内侧核群：丘脑内侧核群通常被认为是

躯体和内脏感觉的整合中枢，但研究发现其与记忆

功能和情感变化亦有密切关联。在灵长类动物实验

中发现丘脑内侧核群与前额叶皮质区域直接连接，

在短期和长期记忆的维持中起着重要作用［14］。

在大鼠实验中，发现背内侧核接收来自中脑、

脑干的神经调节信号，并将接收的信号发送到广泛

的额叶皮质层和对应投射区域，影响额叶皮层功能，

继而通过皮层、背侧皮质 - 纹状体反馈环及中脑、脑

干之间的连接进行调节，对学习、记忆和适应性决

策的进程产生不同的影响［15］。

灵长类动物的病变和电生理学研究都表明背内

侧核可能在记忆识别中发挥作用［16-17］，有研究证实

了背内侧核在召回和回忆中起重要作用，其病变会

导致延迟回忆损伤［18］。Aggleton 等［19］报道表明背

内侧核参与记忆过程并发挥作用，这可能与前海马

旁结构直接相关。Edelstyn 等［20］分析描述了背内侧

核损伤的患者对事物的熟悉度比记忆力下降更显

著。Danet 等［21］研究表明丘脑背内侧核梗死的患者

表现出回忆及轻微熟悉度受损，间接表明背内侧核

维持熟悉度并且对回忆具有间接影响。

有报道显示背内侧核有助于学习、记忆、决策、

恐惧条件反射及社交互动，在大鼠实验中，双侧背

内侧核损伤表现出识别记忆障碍、转变反应缺陷、

显著的活动减少、焦虑样行为增加、学习能力缺陷

以及社交互动减少；这些实验表明背内侧核在情感

行为的成熟中起重要作用［22-25］。

另有实验表明背内侧核神经元丢失或有代谢改

变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主要是由于其与前额皮质

的密集兴奋性相互关联所致［22，26］。

若背内侧核持续发生损伤，会出现认知缺陷、

严重的焦虑行为、社交行为和学习缺陷以及运动活

动的变化，可能是背内侧核与扣带皮层和额叶皮质

的背外侧和下边缘的联系受损，使其锥体细胞密度

显著降低所导致。另外背内侧核病变也会影响邻近

的丘脑前核，对内分泌应激反应产生影响，两处损

伤相结合可能表现出运动活动的增加［22，27-28］。

3. 丘脑外侧核群：丘脑外侧核群主要与躯体协

调运动及感觉有关，近几年研究表明其与认知功能

也有密切联系。Clark 和 Harvey［29］指出丘脑外侧核

群在建立与空间目标相关的空间定向和行为中与起

重要作用，并与近端定位或直接标记空间目标的视

觉和体感相关联。丘脑外侧核群可能在海马位置细

胞的局部线索处理中产生作用，这表明其与顶叶皮层

损伤的表现一致，而顶叶皮层与外侧丘脑之间相互

关联，与近端线索相关的空间受损也有一定联系［30］。

背侧丘脑与记忆形成和联想记忆有关，尤其是

编码功能，虽然背侧丘脑与海马之间没有直接结构

联系，但它可通过海马外回路促进记忆活动［31-32］，

背侧丘脑可能与新皮质网络相互作用以促进编码时

的持久记忆形成。

Linley 等［33］研究者报道啮齿类动物腹外侧丘

脑的不可逆损伤会产生注意力集中和逆向学习方面

的损害，而在辨别学习上并没有表现出缺陷。腹外

侧丘脑是皮质 - 皮层下回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

前额皮质中的认知功能控制密切相关，能够控制眼

球运动和隐蔽注意力，通过该途径，腹外侧丘脑可

能与触发注意力偏向信号相关［34-35］。腹外侧丘脑

与上额叶皮质和前额皮质相连接，其损伤可导致注

意力回路的广泛损害，腹外侧丘脑还与海马和后皮

质相连接，其受损可导致记忆回路的广泛损害，这

些是导致注意力受损的潜在机制［34，36］。

外侧膝状体和内侧膝状体作为腹侧核群的延

续，在学习、阅读及感知等方面起重要作用。Yu等［37］

提出外侧膝状体可在感知学习中起作用，并且和其

他丘脑结构共同主动调节皮质和皮质区域之间的信

息传递，从而促进感知和认知活动。外侧膝状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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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受空间场景的调节，可以检测到可靠的方向信息，

并反馈及选择性地改变这些方向的响应［38-39］。内侧

膝状体与听觉皮层、杏仁核及小脑顶端核之间相互

关联，可能在耳鸣和注意力缺陷障碍中产生作用［40］。

Tschentscher 等［41］在研究中指出内侧膝状体与颞平

面之间存在皮质 - 丘脑听觉通路，当此通路受损或

连通性降低时可产生与阅读障碍及语音感知相关的

缺陷。

三、总结

丘脑是位于大脑深处的一种异质结构，传统上

被视为一个简单的通道，是将信息从感觉外围传递

到皮质末端的通路［42］。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研究报

道表明丘脑损伤与认知功能障碍密切相关，可导致

包括记忆、学习、情感、执行能力、注意力、阅读能

力等多个认知领域障碍。但丘脑左侧或右侧损伤所

导致的认知障碍是否有所不同尚无明确报道。目前

大多数研究只表明了某一核群与认知的关联，但丘

脑损伤引起的认知障碍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一核

群，也可能是由多个核群共同作用导致。尤其是记

忆方面，几乎每个核群都与其相关，多是丘脑与各

脑区及皮质的联系受损或中断所导致。

认知功能障碍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广泛的神经

心理的变化，不同程度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

临床上尚无针对此类疾病的特殊治疗方法，多是采

用药物及康复训练延缓疾病进程，但是由于个体的

差异性，需对患者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复性的训练，

在训练中应注意目的性和趣味性，最大程度地改善

或延缓症状进展。

综上所述，认知障碍作为临床疾病，在了解个

体和人群的丘脑损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对

丘脑损伤导致认知障碍的机制探索并不完善，未来

需要进行更多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来提高认识。同时，

要尝试将可靠的临床检验学、影像学与认知障碍的

诊断标准结合起来，以追求更精确的诊断。尽早识

别与丘脑损伤相关的认知障碍更有助于疾病的早期

干预，并为更好的临床试验及结果提供有利条件，

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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